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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卡”变成“打扰”

小众景点多以原生态、未经雕琢的自

然风光取胜，基础设施本就薄弱，甚至缺

乏明确的管理主体。当流量突然涌入，远

超其环境承载力时，问题便集中爆发。垃

圾桶缺失、清运能力不足，加之部分游客

环保意识淡薄，随手丢弃成为常态。

更严峻的是，这些塑料垃圾的自然降

解过程漫长，不仅破坏视觉景观，更可能

引发山火、污染水土，对脆弱生态系统造

成长久伤害，最终通过生态循环反噬人类

自身。破解困局，需在“疏”与“堵”、“管”与

“引”之间寻求平衡，探索多元共治之道。

首先，对于确有开发价值、客流稳定

的网红景点，属地政府应主动作为，推动

其从“野生”走向“有序”。这并非意味着过

度商业化，而是进行合理的轻度开发与管

理。可引入社会资本或设立专项管理基

金，修建必要的步道、观景平台与环保厕

所，并设置充足的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借

鉴成熟景区经验，通过收取象征性的清洁

维护费或环境资源费，为日常保洁、垃圾

清运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笔费用，

也是对游客责任意识的一种强化。

其次，财政应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

对地处偏远、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地方

政府可将网红景点环境维护纳入公共服

务范畴，拨付专门经费，聘用当地村民作

为保洁员，既解决垃圾清运的人力问题，也

为村民创造就业岗位，形成“保护环境—促

进旅游—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

再者，治理需刚柔并济，激发游客的

内生动力。在加强巡查、对恶意丢弃行为

依法处罚的同时，更应创新激励机制。例

如，可在入口处发放可降解垃圾袋，鼓励

游客“无痕出行”；设立“垃圾兑换点”，游

客带回一定量垃圾即可兑换当地特色农

产品、明信片或下次游览折扣，让环保行

为获得即时正向回馈。成都、西安等地徒

步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净山行动”，通过社

交媒体传播，展现了公众参与的巨大潜

能，相关部门若能与之合作，提供必要物

资与宣传支持，便能将个体善举放大为社

会风尚。

山川之美，贵在纯净；旅行之乐，重在

文明。小众景点走红，是发现美的眼睛与

自然馈赠的相遇，不应以生态伤痕为代

价。唯有通过合理开发、有效管理、资金保

障与人性化激励的多措并举，构建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游客共同参与的责任网

络，才能让这些突然被聚光灯照亮的山

水，永葆清新容颜，让每一场奔赴山野的

旅行，都成为对自然的礼赞而非伤害。

近日，一位全身挂满塑料瓶跑下山的

女孩子，时常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吸

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视频里，她把数十个

塑料瓶串在一起背在身上，双手还提着两

个装满垃圾的蛇皮袋，迈着小碎步飞快跑

下山，洋溢着的既是青春活力，更是对环

保的践行。网友们也纷纷为她点赞，更多

人则希望知道，这位又飒又棒的“环保小

姐姐”到底是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2月1日，笔者联系到了这位名叫陈

晨的女孩子，听她讲述自己的环保故事。

“我是90后，接触户外爬山也有很多

年了，后来我总是会在山上发现一些地方

存在垃圾，就想着能不能带下山去。”陈晨

说，自己也一直比较有环保意识，把垃圾

带下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此也想

做一些对环境友好的事情。

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三年。

每次上山，陈晨总会带一根长长的绳

子、两个蛇皮袋以及一双劳保手套。爬山

的路上，遇见的水瓶和垃圾，她都会放进

袋子里。瓶子比较占地方，陈晨还想了一

个用绳子把瓶子串起来的办法——她利

用瓶盖夹住绳子，一个个串起来就能背在

身上。陈晨喜欢跑着下山，跑起来的时候

瓶子哗啦啦地响，她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每次背着挂满全身的塑料瓶下山后，

陈晨会把瓶子送给当地村子上的爷爷奶

奶们。“奶奶你要瓶子吗？不要钱的。”陈晨

大声说着，把瓶子放下来交给奶奶。其他

不能自己处理的垃圾，她就分类丢进附近

的垃圾桶里。

笔者注意到，陈晨背着瓶子下山时，

会时不时摔跤，垃圾里的污水也会洒到身

上。走到山下时，胳膊上还会留下深深的

勒痕。“大家尽量不要把垃圾留在山上，时

间久了，真的很臭很臭。”

陈晨告诉笔者，她加了很多户外的爬

山群，每次看到有合适的爬山活动，她都

会带上蛇皮袋参加。一般情况下，每星期

会参加两次。

“现在不少徒步的朋友也很注重环

保，大家都在践行‘无痕山野’理念，并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捡垃圾’的队伍。”陈

晨说，大家也都希望自己热爱的户外，一

直是绿水青山的模样。她也希望，自己在

做的力所能及的这件事情，能感染到大

家，吸引到更多人加入环保队伍之中。

11月中旬，在西南某省一处凭借原生

态景观走红网络的热门打卡地，看到不少

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散落林间。

在瀑布前方的观景区域，各种垃圾也随处

可见，其中不乏铁皮桶、酱油壶、食用油桶

等疑似小吃摊主丢弃的废弃物。

此类场景并非个案，在多个小众景点

及徒步路线均有上演。在贵州某县通往一

处瀑布的山路两侧及瀑布下方的观景区

域，果皮、塑料水瓶等垃圾随处可见；在华

北某地郊区一处登山步道，尽管设置有

“垃圾带下山，环保在心间”等劝导标语，

但纸屑、口罩、玻璃瓶、饮料瓶等垃圾依旧

散落林间。

清野（户外垃圾清理）已成为自然教

育工作者“春羽”和“土豆”登山时的一种

习惯。她们发现，山中的垃圾并非均匀散

布，而是高度集中在两类区域：一是徒步

者自发形成的休息点，二是近年来悄然兴

起的无人售水补给点。

“春羽”介绍，有的游客会在山林间

找一片平地，在两树之间架起单杠，或是

搬来废弃椅子，打造成一个“户外健身休

息区”。“很多普通登山者行至此处，常会

因看到人为设施而误以为这是一处规划

好的休息区，进而让这里成了垃圾聚集

区。”她表示，这些自发形成的休息点一

旦缺乏行为约束，垃圾便会从零开始不

断累积。

“土豆”也表示，一个塑料杯、一个包

装袋，对丢弃者而言或许毫无负担，却是

“破窗效应”的开始。她们亲眼见过一些原

本干净的区域从出现零星塑料瓶逐渐演

变为成堆废弃物。“若不及时清理，这里就

会变成更多人默认的‘垃圾场’。”

“塑料袋、矿泉水瓶等垃圾在自然环

境中的降解时间，短则数十年，多则数

百年，长期堆积会造成环境污染。”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崔莉

说，即便自然分解，塑料垃圾形成的颗

粒也会经过生态循环，最终干扰人类的

代谢与繁殖。部分原生态景观生态系统

较为脆弱，自我修复能力差，看似微不

足道的生活垃圾，会对当地生态造成严

重破坏。

为此，“春羽”和“土豆”这几年每次进

山都会拎着一个蛇皮袋，但才爬到半山

腰，袋子往往就已塞满垃圾。家住成都的

徒步爱好者梅梅今年也发起了“净山计

划”，截至目前，共组织7次，一共从赵公

山和九峰山捡回180大袋垃圾，累计重量

超1000斤。陕西西安的徒步爱好者黄先

生每周都会组织6到8名户外爱好者到秦

岭各个“野山头”捡垃圾，每次能捡回约

200斤垃圾。

近日，有媒体曝光青海哈拉湖存在污染问题。哈拉湖位于祁连山最高峰团结峰脚下，海拔4000多米，因其未开发、原生态的

特质，近年来成为网红风景“打卡地”。游客可以驱车至岸边近距离接触水面，却经常留下矿泉水瓶、一次性筷子、塑料袋等垃圾。

此类场景并非个案，在多个小众景点及徒步路线均有上演。游客与美景“零距离”的同时，生活垃圾与原生态景观也搞成了

“零距离”。一些风景“打卡地”并非开发景区，缺乏常态化管理机制与专人清理维护，垃圾堆积、污染扩散的问题正日益凸显，成

为隐藏在“诗与远方”背后的生态“伤疤”，也对当地水源、土壤及野生动植物构成潜在威胁。如何平衡户外探索与环境保护，已成

为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压力，各地已经

开始行动。西藏自治区早在2019年就出台

了《珠穆朗玛峰登山垃圾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登山活动产生的垃圾必须携带至

指定营地统一处理。今年10月，云南迪庆

州发布了《登山、徒步活动安全与行为守

则》，明确要求“禁止在野外丢弃垃圾，产生

的废旧装备等物品和生活垃圾应原路带回

垃圾收储地”。

解决户外垃圾问题，需要景区精细管

理与游客自觉自律的双向奔赴。景区应增

强服务主动性，提前预判客流、动态配置保

洁资源，尤其在高峰时段，需增设垃圾桶、

加密清洁频次，做到“随走随清”。同时，压

实商户“门前三包”责任，从源头上减少垃

圾产生。

在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

志军看来，相关部门应对属地小众景点资源

进行梳理和评估，对其中适合开发的景点，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并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合

规开发，在盘活静态旅游资源、扩大旅游产

品供给、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健全管理机

制，杜绝垃圾遍地等情况发生。

崔莉说，相关部门需健全约束与惩罚机

制，加大对游客不当行为的处罚力度。杨志

军认为，对于尚无明确管理主体的小众景

点，属地政府应牵头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文

旅、自然资源、水务、生态环境等部门交叉联

动、形成合力，筑牢生态保护防线。

户外博主郑力凡建议，相关部门可与公

益组织、热心人士合作，定期组织志愿者开

展“净山行动”，并将过程拍摄记录，在各大

平台发布，起到警示、引导作用，提高全民环

保意识。

黄先生和梅梅会将拾捡垃圾的过程拍

摄记录，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希望以此提

醒更多人。“我们在山野得到了治愈和能量，

也应该回馈给山野，守护家园不被垃圾污

染。”黄先生说。

吴海龙说，户外活动组织者也要加强队

伍管理，以身作则，号召并监督参与者将垃

圾带出山野。自驾游爱好者周琪说，除强化

宣传引导外，还可采取措施调动游客积极

性，如设置专项奖励，当游客将一定数量垃

圾带出山后，即可兑换相应奖品。

“守护大自然需要每个公民的自觉参

与。”梅梅说。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广州日报》等）

户外垃圾问题为何愈演愈烈？很多徒步

新手没有提前准备可收纳垃圾的袋子，将垃

圾随手一丢；部分机构为了打广告，在很多

树枝上缠上了不干胶广告条，勒得树干一圈

都是伤痕……由于徒步线路不是景区，没有

专人保洁，随手扔弃的垃圾只能一直“躺”在

山里。还有很多垃圾被扔在山沟等刁钻位

置，志愿者即便有心清理，也要花费很长时

间，甚至要冒着危险。

崔莉认为，小众景点没有明确的管理机

构和责任主体，大多缺少垃圾桶等基础设施

和处理力量，垃圾难以被及时清运。

在华北某地郊区一处景点，有媒体记者

沿登山步道走了一个多小时，未见一个垃圾

箱。有游客抱怨说：“走了这么久都没地方扔垃

圾。”黄先生也反映，他常去捡垃圾的大多数

“野山头”，往往只在进山处有一个大垃圾箱。

今年6月，西部山区某村村民王某被当

地相关部门聘为垃圾清理员，跟另一名村民

一起，负责清理两条进山路沿途林间、垃圾

桶和瀑布前方观景区域的垃圾。

王某说，旅游旺季时，他每天去拾捡一

次，淡季每两天去一次，每次要花七八小时。

该镇党委书记张某坦言，基层资金有限，在

雇佣垃圾清理员时捉襟见肘。

“不少成熟的徒步路线，沿途也时常见

到各种垃圾。”户外博主吴海龙等人认为，部

分游客或户外爱好者环保意识不强，是垃圾

泛滥的主要原因。

在重庆南山步道，虽然有保洁人员定期

清扫，但垃圾问题依然突出。相关管理单位

坦言，现有的清洁工作力度不足，设立的垃

圾桶对逐渐增多的徒步者来说不够用。这暴

露出现行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单纯依靠

每周两次的全面清扫和几名保洁人员的巡

回收集，已难以应对激增的游客量。

此外，一些网红风景“打卡地”尚未纳入

开发计划，往往交通不便，维护成本高，要对

其实施常态化管理较为困难，留下了监管

“真空”。部分游客的自律性较差，有人抱着

“垃圾自己会分解”“扔一点无所谓”的侥幸

心理，将污染物留在户外。

爬山捡垃圾爬山捡垃圾33年年
浙浙江女子挂满瓶子跑下山获赞江女子挂满瓶子跑下山获赞
◎ 朱高祥

多元共治
让小众景点告别“垃圾困局”
◎ 苑广阔

户外垃圾遭遇清运之困源溯观察
垃圾频现户外惹担忧

策对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和监管

朱慧卿 作

陈晨背影陈晨背影。（。（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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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困境户外原生态景区的


